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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
刘 刚

守村人
芦苇荡飞散的鸟雀
是守村人放飞的心情
他不知道村子以外的事情
也从不打听。 只知道
荷塘绽放着莲的心事
萤火虫总与繁星相约
蛙鸣声声唱响丰收序曲
莺歌燕舞代诉着
他无忧无虑的心情

稻草垛
儿时的玩伴之一
是月光下最庞大的身躯
包容了童年的天真与无知
却在长大后成为忧伤的记忆

每每想起，月下孤影
成为老屋唯一的伴侣
与岁月一起枯败
与乡愁一起泛绿

檐下听雨
久违的旋律曾在梦里翻滚
似归乡足音，清脆动听
父母爱听，孩子爱听
我更爱那点点滴滴的回声
看斗笠蓑衣包裹的父辈
从思念中走远
又从思念中走近
檐下听雨，别有一番心情
滴在异乡，就成了
挂在眼帘下的露珠
剔透晶莹

一枚春天的纽扣（外一首）
石泽丰

薄雾织成细纱
一种早春的朦胧
被柔风撩动

鸭掌划开水面
一朵粉红的桃花
亮在春天的眼睫上

燕子回来了
心事随同一根野草
停顿在北方的老巢

乡村，出栏牛的哞声
被泥土的气息一路牵引
一如妹妹的绣花针
为春天的一枚纽扣所专用

春天来了
我常常把一个整体拆散

把完整的春天拆成一个个细节
比如花唇上的一层薄雾
比如一棵小草在转身

可以说，河流是最先的叛徒
是她说出了冬天悄悄地走了
原谅她不？ 一朵花
在初春的枝头上出嫁

良辰是不是属于每一个人
向岩上攀爬的藤蔓
夜以继日地向上追寻
在春天的营房里

花瓣、叶片、草叶
紧贴一条河流的身边
潮生两岸，有人说
春天来了……

过 招
齐大志

常宝俊的栗园， 紧挨着林泰祥的
菜园 。 栗园与菜园之间 ， 林泰祥特
意设置了一道铁篱笆 。 这道铁篱笆 ，
像戴防盗尖的钢刀 ， 扎入常宝俊的
心。

秋日， 蚊虫常常在露水退去之后，
才能扑棱翅膀叮咬； “秋老虎” 发威，
也往往在中午前后 。 常宝俊起得早 ，
趁着蚊子的羽翼沉重， 带着露水不能
起飞， 就进入栗园劳作。

常宝俊打栗子之前， 敲击位置选
了再选。 怎奈， 六米多长的竹竿， 在
敲击栗苞瞬间 ， 很难把控落果方位 ，
不少栗苞还是从篱笆上蹿进菜园。

似乎在盯常宝俊的梢儿， 林泰祥
也早早来到菜园。 眼看栗苞在菜地茴
香苗上跳跃翻滚， 林泰祥笑呵呵地说：
“招财进宝喽！ 老常， 你说咋赔？”

“十块钱。”
“不成。 我种的是无公害蔬菜， 菜

价抵得上肉价。”
“那就加五块。 再不成， 拉倒。”
“成交。 赶紧拿钱。”
“没现钱， 栗子顶账。 拿多少， 你

掂量着来。”
邻里冤家， 更显路窄。 两人针尖

儿对麦芒， 说话不用绕弯儿。
林泰祥从家提出两只大水桶， 每

装一桶栗苞， 就用铁锹 “砰砰” 拍瓷
实； 一边拍， 还一边冲常宝俊坏笑。

常宝俊狠狠瞪了林泰祥一眼， 心
说： “明春我就把临界的树放倒， 从
根儿上堵住你嘴巴！”

装了满满当当两水桶栗苞， 林泰
祥哼着小曲回家。

去年， 常宝俊的栗树进入盛果期，
有些枝杈从篱笆上伸进菜园。 看着别
扭， 林泰祥心里却很沉稳， 坐等常宝
俊登门， 哪怕街面偶遇， 主动跟他说
上几句客套话也好。 林泰祥觉得， 客
套话听着虚， 却入耳润心。 可等了几
个月， 林泰祥没等来常宝俊一句客套
话， 也没见他把探头的枝杈剪掉， 这
让林泰祥很是郁闷 ， 心里是失落的 。
以后不管秋收还是春种， 林泰祥都刻
意把菜园的枯枝败叶 ， 薅下的杂草 ，
统统扔进栗园， 以泄愤方式平和心态。

让林泰祥没想到的是， 常宝俊对
这些举动一直不予理睬。

其实， 对树杈探进菜园一事， 常
宝俊也觉理亏。 但他想， 邻里间， 一
点儿小事 ， 用不着客套 。 假惺惺地

“赔不是”， 不如秋收送给老林一些栗
子实惠。

林泰祥感觉像有一股恶气在肚里
闹腾。 为排除恶气， 他心生一计。

探听到常宝俊进城住儿子家的消
息， 林泰祥在篱笆外挖了一条沟。 这
条十几米长的深沟， 整个挖在了常宝
俊的栗园。

常宝俊回家后， 气鼓鼓地找林泰
祥理论： “有话摆在明面， 玩儿阴谋
不仗义。”

林泰祥理直气壮地答复： “栗树
根扎进菜园夺肥抢水， 我当然要切断
水肥供应线。 再说， 按常理， 栗树根
应该让开篱笆墙至少两米远， 事实上
你却少让了三十公分， 所以我把沟挖
在你地界， 完全说得过去！”

常宝俊气不忿儿， 抄起铁锹填沟。
林泰祥一瞪眼， 小跑从家里拿出

锯子和高枝剪， 嚷嚷着要把朝向菜园
的几十条探头枝， 连根锯掉。

这招儿 ， 还真把常宝俊震住了 ，
他无力地把铁锹戳在地上。 可没过多
久 ， 常宝俊又突然想开了 ， 笑着说 ：
“有胆量你就锯。 法治社会， 还怕没人
管你。”

常宝俊语气绵软， 却有力道。 林
泰祥收起了高枝剪。

从此 ， 常 、 林两人从口头争吵 ，
转入心里较劲儿。

……
第二天 ， 正在打栗子的常宝俊 ，

听到有人喊： “叔， 进园子吧！ 里面
好多栗子， 外面打不着。”

常宝俊看了看年轻人： “哦， 林
华回来了。 你爸呢？”

“超市买鱼买菜去了， 说中午要跟
您好好喝两杯酒呢！ 他不好意思请您，
就嘱咐我， 代他一定把您请到。”

“不许跟叔乱开玩笑。”
“没开玩笑。 早上见我回来， 我爸

就说， 他折腾半宿没睡好。 您老哥俩
过招儿， 都是心里瞎转磨， 最终您是
赢家 。 我问他咋回事 ， 他冒出一句 ，
说昨天他拿您四十多斤栗苞回去， 您
居然没吱声 。 叔 ， 你们过得啥招儿
啊？”

听着林华的话 ， 常宝俊心生愧
疚。

隐约听到有异响。 常宝俊、 林华
循声来到近前， 见林泰祥正在舞动铁
锹填沟……

东 风 吹 来 淮 河 春
刘文勇

立春是春季的第一个节气，《历书》
载：“大寒后十五日，斗指东北，维为立
春。 时春气始至，四时之卒始，故名立春
也。 ”古代，周天子及汉代皇帝都在立春
日，亲率大臣到东郊迎接春气，祭祀勾
芒。 勾芒，为古代木神（或春神）。 《淮南
子·天文训》记载：“东方，木也，其帝太
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立春是春
季的开端，立春之际，草木萌动，孕育并
润泽万物。

立春如立人生，乙巳蛇年的立春不
同往年，今年立春双喜临门———既是双
春年又逢“春打五九尾。 ”民间有春打五
九尾，喝油像喝水；春打五九尾，吃穿不
用愁等说法，认为在五九的最后一天立
春，是一个好兆头，农民种植的农作物
会迎来大丰收。

立春时节，淮河儿女如同全国人民
一样，欢欣鼓舞，热闹非凡地庆祝春天
的到来，贴春联贴福字贴年画，还要祭
神祭祖逛庙会舞龙舞狮子，真可谓是春

天的盛大节日。
立春时节，淮河两岸美不胜收。 带

着暖意的东风吹来，大地解冻，万物借
着东风生发，为生机勃勃的天地增添无
限活力。 入冬以后蛰伏于洞内的各类虫
蚁被东风吹醒，生机盎然的时节至此开
始。 河塘小溪中的碎冰逐渐融化，大小
鱼类浮上水面，还没融尽的碎冰，像是
被鱼背着，在水面流动，煞是养眼。

立春时节，淮河儿女先送春盘。 立
春之日， 家家户户家庭主妇将生菜、春
饼等放于盘中，友好而亲切地馈赠亲朋
好友。 据传，春盘源自汉魏的“五辛盘”，
即在盘中盛上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
作为凉菜食用。 明代李时珍解释说：“五
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
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 ”
立春食春盘， 是顺应节气的饮食习俗。
诗圣杜甫也作诗说，每当立春，高门大
户把青丝韭黄盛在白玉盘里，经纤手互
相馈送，以尽节日之兴。

立春时节，淮河儿女必舞春旗。 立
春时， 有些人家在庭院或窗前立起竹
竿，挂起长条形五彩旗帜，或以春天动
植物之形之象以装饰，装饰或花或燕也
有柳或凤等。 村中大闺女小媳妇在立春
日，以五彩的丝帛，剪成春花春燕春柳
春凤春蝶等，也有心灵手巧者剪成式样
美观的花朵，其形大如掌小如钱插戴头
上。 除女性佩戴春幡之外，小儿也戴春
幡于手臂，男左女右，作为立春的标志，
以庆贺春天回归家乡土地。 宋代诗人辛
弃疾有一首《汉宫春·立春日》的词说：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描
述了人们戴春幡迎春的美好景象。

立春时节，淮河儿女要打春牛。 立
春时节“打春牛”，又称鞭春。 “春牛”，用
桑木做骨架， 冬至节后辰日取土塑成。
立春前一日，人们先家坛奉祀，然后用
彩鞭鞭打，把“春牛”赶回家来，再设酒
果供奉。 男女老少牵“牛”扶“犁”，唱栽
秧歌祈求丰年。 淮河戏台上有“打春牛”

的戏剧表演，一人系犁，一人掌犁，边耕
边舞，表演也游于乡间，男女老少追着
撵着观看，气氛热烈，甚是热闹。 鞭春游
戏表达了淮河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热
爱、向往和追求。

立春时节淮河儿女常吃春饼。立春
亦称 “打春 ”“咬春 ”或 “报春 ”，是春季
复苏的开始。 在传统的民俗中，春饼无
疑就是春天的象征 ，拿起春饼，送入口
中，好似一口咬住了春，好像春来到身
边。 从此以后，皆是新的开始，是新的
希望，是新的未来。经过酷寒的严冬，淮
河儿女对春天怀着无限向往 。 吃下春
饼，一口咬住春天 ，期盼在新的一年里
防病去灾，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
登。

立春，一年之首。 俗话说得好：“一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淮河
儿女越过料峭的寒冬，东风唤来淮河春
归，春暖花开，万物舒身，抽枝发芽的不
止花草树木，还有新的愿景与希望。

春 气 泱 泱
路来森

春晨，沿河岸行走，但觉春意弥漫，
大是快意。

春气何来 ？来自骀荡春风 ，来自睡
醒的土地，来自浮漾的春水 ，来自无处
不在的花草树木。

喜欢“骀荡”一词，像是骑着一匹轻
快的小马，缓辔而行，带着一份俊气，翩
翩之姿，风流少年；携着一份暖意，如阳
光灿烂，温煦着周围的一切，所以说“吹
面不寒”，春风送暖，空气中弥散着的一
切，都是暖暖的，软软的。也是因为这份
暖，就让人觉得，春风即如母亲的怀抱，
暖着，亲着，那份恩情，终生铭记心怀。

温暖如醉，春风便是如此。
一夜春雨，晨醒天霁。
一个人，缓缓走向田野，站立田头。

仰首望天，新雨乍洗，碧蓝蓝，汪汪无际，
感觉深远、透亮、透凉，空气里，是清凛凛
熨帖的爽意。田头，一株老柳，枝条婆娑，
绿茸茸，披散如瀑；一株桃树，花开半树，
“花未全开月未圆”，正当好时节。

几只鸟，乍然飞起，鸣声响脆，如春

雨滴滴。
望向田野， 望向眼前的这块土地。

伴随着春阳的升起，地面笼上了一层淡
淡的水汽，是汽，也是气。这“汽”中有湿
意，有诗意；这“气”中，有味道，有气韵。
这“汽”，飘逸，游荡，变幻不定，如梦，又
如幻， 是一首当代人书写的朦胧诗，是
法 国 印 象 派 画 家 的 一 幅 风 景 画 ；这
“气”，弥漫了厚重、新鲜的泥土的芬芳，
这份芬芳，是土地乳汁的味道 ，是大地
的一声凝重的叹息，都说“气韵生动 ”，
我觉得，最生动的，莫过于春天的一块
土地，其生机，是来自大地的深处。

站立田头 ，站在一块土地前 ，你就
会觉得：春气，是缥缈的，更是厚重的。

水岸边，一条小溪，或者一汪池塘。

冰已消融 ，水由浊而清 ，终至一清
到底。能看见水底的砾石 ，能看见细小
的游鱼，在水中浮游，渐渐地，还能看见
底部的水草，萌发了新芽，新芽一天天长
大，蹿出水面，就是一碧挺秀，就是清凌
凌的水草气，带着一份腥味，带着一份涩
味，更带着一份朝气蓬勃的鲜活气味儿。

最好有荷 ，水中一旦有荷 ，水的灵
气，就更加饱满了；水不仅有了灵气，还
有了一份秀气。

荷叶浮出水面，荷叶尚小、尚嫩，手
掌一样大小，嫩绿嫩绿的，那份嫩，于绿
中洇出一份红， 一份娇娇嫩嫩的红。那
么灵秀，那么柔美，如一首婉约的宋词
小令。

站立水边，你会感觉：春气，就是一

种水韵，就是一种灵秀，就是一种滋润
的美好感觉。

沿河岸 ，或者在田野行走 ，走着走
着 ，你就会发现 ：春草萌发了 ，树吐芽
了，花儿次第绽放了。

也许，昨天一枚树芽还处在尖尖状
态，可第二天，它就霍然叶片舒展了；也
许，早晨，那朵花还处在含苞状态，可一
到中午，那朵花就灿然开放了 。春天的
生意，就是这样快，快得叫人猝不及防。

很快 ，便是芳草萋萋 ，便是树木葱
茏，便是花开遍地；鸟儿在树端，鸣唱；
蝴蝶，在花丛蹁跹；蜜蜂，在嘤嘤采蜜；
春天成了一幅画，人在画中行 ，也在画
外看———看画，赏画。

此时 ，春气为何 ？是催生万物的生
机，是熙熙攘攘的喧闹，是鸟语花香的
烂漫和风流。

春有气，气韵生动。
春天里， 别忘了感受一份春气，它

的层次感， 它的无处不在的生机感，它
的福泽万物的襟怀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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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脸
廉彩红

他是唱花脸的，他扮演过许多花脸
角色，包公、关公、项羽、曹操。 他喜欢秉
公执法的包公， 崇拜仗义威风的关公，
欣赏威武霸气的项羽，却不喜欢奸佞狡
诈的曹操，每次给脸上画白色的曹操妆
容时，他隐隐地就有一丝厌恶。 可他是
戏子，戏子就得唱戏 ，班主让你扮什么
就扮什么。

不过 ， 团长也觉得他更适合唱关
公，每次演《长坂坡》都是让他演关公。

今天，又要演《古城会》了。
后台，灯光昏黄 ，化妆镜前摆满了

各色油彩。 他拿起笔，蘸了朱砂，在脸上
细细勾勒。 镜中的面容渐渐模糊，取而
代之的是一张威严的关公脸谱。

“冯老师，上场了。 ”戏团团长在门
外喊。

团长早就不跟他们下乡演出了，团
里那么多事务，就够他忙得了。 但今天
不知道咋回事 ，竟然跟来了，还主动报
幕了。

他应了一声，手指微微发抖。 这是
他最后一次正式登台了。 油彩的气味钻
进鼻子，有点呛人。 他深吸一口气，站起
身，红袍在身后猎猎作响。

台下的喧闹声透过幕布传来。 他握
紧青龙偃月刀，手心全是汗。 我知道，上
了台就是关老爷，得端着架子。 可我这
心脏就是蹦蹦直跳，嗨，也不知道是舍
不得离开这舞台，还是因为要退休了而
激动的，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锣鼓声起，他掀帘而出。 刺眼的灯
光让他一时睁不开眼，只听见台下此起
彼伏的抽泣声。 他定了定神，正要开腔，

突然看见第一排坐着个穿白裙子的姑
娘。

“那不是团长的千金 ， 她怎么来
了？ ”她正仰着脸看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一下子忘了词，嗓子发紧。 后台的小
徒弟小声提醒：“上马金下马银，美酒红
袍———”

他慌忙接上：“上马金下马银，美酒
红袍，官封我汉寿亭侯……”可他自己
就知道，没有唱出那个味来。

嗨，唱了几十年戏了，老咯老咯，演
砸了。 我这张老脸哟。 他在心里骂着自
己没用。

戏总算演完了 ， 他慌忙向后台走
去。 团长急忙迎了上来，问：“咋回事，唱
了多少场了，咋这次———”

他摇摇头，答不出来。
是啊，他也想不通。
他的脑子里想着儿子的话：“爸，我

女朋友叫李榕，爱唱戏，现在学的就是
这个。 可她还想跟你学唱戏。 ”

他儿子的女朋友就是团长的千金，
可他就是一个小演员，咋能和团长家攀
亲呢。

何况，那姑娘还要跟他学唱戏。
正局促间，一个清脆的声音响了起

来：“冯老师，您好。 ”

他抬头一看，女孩儿正笑盈盈地看
着他，继续说：“冯老师，我很喜欢您的
戏，我想跟您学。 ”

他抬头看一眼团长，团长也笑眯眯
地看着他，“冯老师， 你可不能摆架子，
不收学徒啊。 ”

他嗫嚅着：“我从没教过学生，我怕
教不好。 再说，刚刚不还演砸了？ ”

“那是您心乱了。 ”姑娘认真地说，
“上了舞台，心乱可是大忌哦。 ”

团长接着说：“冯老师，咱俩是老同
事了，我还能不知道你，你简直是把戏
当成自己的命一样珍视，你简直把关公
演活了。 哪一场演出完，反响都很好，别
看我不跟你们到处跑，我也清楚着呢。 ”

姑娘又莞尔一笑，“冯老师，冯锐都
告诉您了吧。 ”

他点点头，“可———”
团长打断他的话，爽朗地说：“你是

不是怕我不同意呀。 老冯啊，我比你知
道得早啊，我早就同意了。 你呀，你呀，
这都啥时代，你咋想不开呢。 ”

姑娘接着说 ：“冯锐也很支持我跟
您学戏，希望您收下我这个徒弟。 ”

他看着他父女俩热切的目光，用力
地点点头：“成， 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不过，你是小姑娘，唱花脸，唱腔上就更

得下功夫啊。 ”
“我不怕。 ”姑娘坚定的样子惹得人

们都笑了起来。
学了两年后 ，春天 ，他们又要下乡

演出了。 退休的老冯作为顾问指导跟团
下乡。

姑娘坐在后台学着他的样儿，慢慢
地涂上朱砂油彩，描上剑眉，长长的眉
毛入鬓，勾勒出关公的英武之气。

当姑娘化好妆，站起来，一转身时，
他恍如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身姿灵敏挺
拔，走动之间关公神韵已然显现，他忍
不住拍手叫好。

他坐在台下 ，锣鼓声响 ，姑娘走上
场了。 一个亮相，举手投足都是关老爷
的气派，惊艳了众人，哗哗的掌声入水
响起。

她一声：“大丈夫今日里得展眉头，
耳边厢又听得人声马吼。 ”高亢、嘹亮富
有张力，且节奏明快又饱含深情，一下
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心。

老冯忍不住鼓起掌 ，“青出于蓝胜
于蓝啊。 ”他赞叹着。

戏演完了 ，他跑到后台 ，双手竖起
大拇指，为姑娘点赞。

这时候 ，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
来：“爸爸，小微唱得不错吧。 ”儿子来
了？

他转身看向儿子 ，“你不是说你们
单位这段时间特别忙？ ”

“是啊，可这是小微的第一场演出，
我必须得来啊。 ”儿子调皮地笑着。

夕阳穿过后台的窗户，在儿子洁白
的牙齿上闪闪发光。


